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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珏

前些日子被闺蜜胁迫看了多家卫视频道播
出的《旗袍美探》(左图)，说是让帮忙看一下
哪件旗袍更适合她，可以比葫芦画瓢现学现
抄。于是逆着网上一片骂声，还是津津有味地
看了。追剧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个故事翻拍自
著名侦探悬疑剧《费雪小姐》，几年前追剧的
印象深刻，又酷又飒的费雪女侦探，如同幽暗
里闪光的黑珍珠，散发强势的魅惑。

《旗袍美探》差评居多，相当一部分可能
来自于“原剧党”。实际上，这个本地化了的
故事已经不再承袭原作的核心精神。看前几分
钟就知道了——— 马伊琍饰演的女侦探苏雯丽，
巧笑顾盼，留洋归来的上海姑娘明显带着一股
“作精”劲儿。略显浮夸的一系列操作让人很
快明白，这，是个喜剧。

喜剧不管多轻还是得让你笑，片中插科打
诨的各种囧态碰撞，其实只负责让故事尽量轻
快起来，洗去破案色彩的血腥紧张。加上女侦
探和罗探长的漫长撒糖线路，故事更是铁了心
往松软里走，甚至很贴心处处金灯光暖色温华
丽，唯恐吓着谁。

定位一改，期待值也就不一样了。故事的
整体感觉就是轻——— 轻松，轻甜，像一把软羽
扇送来的微风，倒是很舒适，只是舒适也就难
免成为最大观后感。如果期待它有和费雪一样
的坚固柔情，或者对破案过程要求严密合辙，
那是肯定失落。尽管此次翻拍诚意十足地购买
了版权，但苏雯丽的版本只买了原作故事的
皮，并没有买骨的意思。

我们的故事并不打算让苏雯丽在屏幕上硬
起来、狠起来，跟出品方一心走“卫视采购”
路线有关。如果在腾讯等网络平台播出还好，
要想在卫视上映，就要考虑大晚上阖家欢的主
流观看习惯——— 氛围但凡阴森一点，那些悬疑
残酷的部分紧张一点，都会被现实淘汰。这可
能也是故事愿意放在上海去讲述的原因，女人
时而清甜时而清冷，但始终是柔软的，生气是

嗔，不驯服是“作”，但都不硬。有现代女性
的影子，有美裳华服的加持，但不拷贝费雪小
姐那种桀骜的筋骨，这就是女主角的最终定
位。

马伊琍这次的演技到底有没有“辣眼睛”
呢？其实演得不错。苏雯丽女侦探的角色大框
架是既定的，反而是赋予她一点正常之外的不
正常，眉眼夸张地带着“本人就是要作”的姿
态，倒出现了更好的喜剧“萌”。上海观众对
这位本地演员的表现是认可的，那种扭捏腔调
也无非是一个上海囡的浮夸。其实沉下心仔细
看马伊琍的表演，她的风情包括打情骂俏都是
很稳的，这种“稳”简直是她一直以来的桎
梏——— 始终摆脱不了骨子里的矜持细致，过于
理性、平衡，却没有灵动和爆发，或者说没有
让人激灵的那一下。这次她用不同于《我的前
半生》中的另一种“海派作”，似乎在释放掉
自己一贯以来那种过于合情合理的部分，可惜
过于追求安全的故事没能与她共振，加上明显
被架空的、到处是钗光鬓影香槟美酒的民国时
空，苏雯丽女侦探的故事算得上是妖里妖气过
家家。评论两极化，也就不奇怪了。

《旗袍美探》：妖里妖气过家家

□ 本报记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王玉龙 许琛

在潍坊市区东北十余公里，临206国道
不远，有一个叫狮子行的村庄，走在村里，
砖瓦房新旧不等错落有致，新铺的水泥路纵
横交织，大街上晾晒着的玉米，偶尔蹿出的
土狗，周围绿油油的农田……在村子一隅，
一片被命名为“孩子美术馆”“歇脚庵”的
新兴文化场所吸引了来自城区乃至更远地方
的文艺爱好者，也成了村里老人妇女儿童们
的乐园。

“最洋气的一个事儿”

9月12日—13日，一个以“大地上的异
乡人”为主题的诗歌节活动在狮子行村开
展。这是一场有关乡村文化的土味实验。但
用村里老百姓的话说，这是附近所有村庄里
“最洋气的一个事儿”。

狮子行村现有二百多户、七百多口人，
留守问题突出。农历逢五逢十，村中有集
市。幼儿园、供销社、馒头店、超市、小卖
部各一，村北有汉代陶井、孙膑庙、狮子行
龙山文化遗址。

据考，该村建于明代。明洪武初年，赵
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因村前曾有两行
石狮子，故取名为狮子行。

狮子行里有狮子。村庄屋墙上、街道地
面上，到处都刷着狮子图案的图画，村口还
有几处大小不等石头狮子的陈列，契合了村
庄名字的特征。

“诗歌节”有场地活动和观影活动等几
大块内容。村东西大道老磨坊的南邻，是
“孩子美术馆”。这本是村中一处废宅，六
间，暑假期间市区的文艺工作者来村中给孩
子们教美术课，孩子们的作品就被布置成日
常展览，风格各异，有近五百幅之多。

美术馆的西邻，通过后院一窄巷相连
的，是一处名为“歇脚庵”的所在，它和
“孩子美术馆”、街衢、其他老屋共同架构
起萌发诗性的广阔天地。这里，其实本是村
中一处乱草丛生处，活动策划者牟昌非偕同
村民将其开辟为大众茶铺，杂树掩映，取劳
人歇脚之意。他们还将村中散落老碾青砖碎
石堆叠铺展，拾柴煮水，烹茶续杯，废宅，
青砖，老碾，粗茶，竹椅，村人，一盏慰藉
奔波风尘，成为村内村外的交流空间。

村里于晚间连续放映反映脑瘫诗人余秀
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表现几个
打工诗人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于此之
外，就是零散其中的孩子们的诗作，以及闻
讯来此的诗人们的吟咏与交流。

“没有特意邀请专业的诗人及朗诵家参
与，我们的本意，这个诗歌节是乡村的诗歌
节，是属于村民的，还是不过分干扰村民的
生活为好。”文艺助教老么说。

“海德格尔说，人需要诗意地栖居。迷
失的我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参观者、
潍坊市区某学校的王老师认为，虽然本次诗
歌的部分没有单独地重磅展现，“但环境，
人，物，行，更是一首大诗，每一个人，都
沉浸在这首大诗里，都在参与这篇大诗的创
作，不是吗？”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没有
名家的光环，也不妨碍这朵小花默默绽放。
两天里，来诗歌节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人
专门从济南坐高铁而来，只为亲眼看一下

“乡村诗歌是如何落地的”。

卖葱大爷对诗的重视

为什么要搞这个诗歌节？这是几乎每一
个专程到狮子行村的人都想问的问题。牟昌
非给记者看了由他的朋友张健鹏公益协助拍
摄的一部名为《大地上的异乡人》的视频资
料，视频里，昌非他们推着三轮车在大集上
邀请村民读诗，围观——— 靠近——— 翻阅———
读诗，每个人都是那么鲜活地呈现，诗只是
一个载体，凸显出的，是人。

“所谓诗，本来就是土里生长的东西，
如庄稼，如树木，如农人。对诗，不需要仰
望，自然，可能就是诗与生活的生态。”一
位观者事后在朋友圈里写道。

以牟昌非为代表的，是一群爱好诗歌的
年轻人。

从2016年4月起，他们就在牟昌非的家
乡潍坊市寒亭区牟家院村的梨园搞起了“乡
村戏剧节”，梨花开时一回，梨子熟时一
回，至今已有八届，除了今年上半年因疫情
原因取消外，一年两次，第九届牟家院乡村
戏剧节将在今年10月回归。以蓝天为幕，以
麦田、梨园为舞台，以田埂为观众席，既有
先锋实验戏剧，也有传统民间曲艺，戏剧节
的观众有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发烧友”，还
有来自国外的朋友——— 当然更多的还是本村
及周边村子的村民。这个土生土长的戏剧节
先后受到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日
报、澎湃新闻的点评推介，在圈内影响不

小。而它的发起人，就是80后“另类”青年
牟昌非。

牟昌非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喜书
法，爱篆刻，擅文字，大学毕业后，他去北
京琉璃厂学书画装裱，后来回到潍坊开服装
店、做红木嵌银，在银行押了3年运钞车，
又在美术馆待了几年。工作之余，他张罗朋
友们一起搞古琴雅集，做真人图书馆，开创
意市集，做村里老人口述历史影像记录，组
织“陌生人请你读诗”活动，“玩”得风生
水起。

2017年，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打
动了不少人的心。而在这之前，牟昌非与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小团队，打造了《陌
生人，请你读诗》影视栏目，让诗歌从书架
走到大街小巷，在路上遇见惊喜，发现诗歌
的全新意义。

“读诗的人，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同，但
是却因为诗歌产生了奇妙联结。”牟昌非
说，在读诗过程中，能够遇到很多热爱诗
歌、怀有梦想的人，他们可能只是从事着最
普通的职业，但却无法阻碍他们对诗歌的热
爱。诗歌是不分阶层不分领域、不分文化程
度高低的，“只要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优秀
的诗歌，相信无论有没有文化，每个人遇到
的时候都会被打动，这种震撼是相通的。”

牟昌非告诉记者，历时数月的读诗活动
有很多打动他的瞬间，让他至今难以忘怀。
有一期邀人读诗时，他们把读诗地点定在了
南下河市场。卖菜大爷、卖猪肉的摊贩，卖
海鲜的女人，当他们拿起诗集读诗的时候，

一切都与平常不一样了。“有一位卖葱的大
爷，在接过诗集之后，小心翼翼地将自己敞
怀的衣服，一粒扣子一粒扣子认真系了起
来。”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足以表
明人们对诗歌的重视。

“我在村里出生长大，离开又回去，乡
村、戏剧、诗歌我都是不专业的，于乡村我
是个逃离者，于戏剧、诗歌我是个门外汉。
我选择回到村子，无论是牟家院，还是狮子
行。”牟昌非认为，诗歌节仅仅是一种方
式，回村的方式有好多种，乡村年轻人的离
开也是难以改变的现状，乡村不仅是鸡犬桑
麻、诗酒田园的旧时光，更要“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好地方怎么留住
他们，或者如何让他们返乡，是我们共同需
要思考的地方。而我们选择费心费力做这么
一个诗歌背景的乡村文化实践实验，其实也
正是想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条文化如何影
响村民振兴乡村的道路。

“仰望星空”如何助力乡村建设

“诗歌本身就跟乡村美学联系很深，大
多诗歌源于与大自然的碰撞。乡村田园能把
基础美学与诗歌相联系，因为诗歌需要采
风，站在田头地垄间，往往就能激发想象，
这种美大概就是所谓的乡村美学。”专程从
外地赶来的诗歌爱好者陈琳说。

“田园+诗歌的乡村文化建设，将可能
为诗歌引领出一条绿色的、充满泥土芬芳
的、回归本真的皈依之路，它将在服务村民
的同时催生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品！”有
诗歌作者对这种探索的前景表示乐观。

诗人及诗歌爱好者高兴，村民也很高兴。
“这儿本来是一块乱草场，现在弄得这

么漂亮，多好啊。”
“吃完了饭，我们就来这里坐坐，聊聊

天喝喝茶，不比在家里窝着强？！”
更高兴的是孩子们。孩子们多了一处可

以学习、玩乐的地方。“歇脚庵”的西园，
几个孩子互相追逐着疯跑，家长一个劲地在
后边撵，“慢点，别摔着……”

牟昌非说，目前“诗歌节”也好，后续
文化建设也好，还只是有个基本思路，没形
成具体清晰的实施图，但可以考虑的是诗歌
的逐渐熏陶落地，本土跟现代的交流碰撞；
另一个是做好文化项目的有机植入。目前他
们的美术公益培训已经常态化，下一步将利
用村里废弃房舍搞陶艺馆，让孩子们亲手做
陶艺，与本村数千年前龙山古文化的黑陶文
化遥相呼应，再引进乡村绘本图书馆，落地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不管观看者的初衷是
好奇还是怀旧，都是一次宝贵的乡村被发
现、被重视的机会。以后慢慢发现村中有意
思的人，陆续做一系列有意思的展览和活
动”。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狮子行村的文化实
践注定还要面临很多困难。乡村诗歌节如何
实现自身造血功能从而良性发展？戏剧节要
继续办下去，就必须找出可持续发展的方
式。“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引擎在哪
里？怎样找到自身的‘造血’功能？人气？
资金？”一连串的问号，摆在了牟昌非和关
心诗歌节的人们面前。

“土地的能量巨大，我们得发掘出这个
能量。”牟昌非认为，未来乡村文化建设的
发展还是要打开思路，“譬如做文化景观，
做文化现象，输出作品和在本地种植资源，
可以做得很当代、很嗨，实现多赢。大地哺
育万物，诗歌根植大地，根植农人，希望它
学会汲取丰厚的营养，实现自我成长。”

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没有名家光环，两天里，来诗歌节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人专门

从济南坐高铁而来，只为看一眼“乡村诗歌是如何落地的”———

狮子行村的诗歌“土味实验”

文艺工作者绘制美丽乡村网红打卡墙。

开拓视野，萌发诗性，来自潍坊城区的文化爱好者正在与村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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